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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渔洋的佛门交游及其禅宗思想
———关于厘清渔洋 “诗”与 “禅”关系之公案的必要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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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圣 华

提　要：清初佛门大盛，王渔洋与蒋超、梁熙等人为代表的居士禅与之相表里。渔洋参禅礼佛，
交游剖石、继起、见月、拙庵、大汕诸佛门龙象，昌言以禅补儒，禅悦性灵，批评明末以来辟佛风
气；提倡佛门无诤，欲平息济洞聚讼，还佛门清净地；重戒律修行，不满僧人修行不密，风气日颓；
以禅喻诗，释语入诗，重活句以得禅髓，开拓诗境。渔洋不以学问见长，然通达禅理要不可诬，其事
足增踵佛门，“神韵”说也深受禅宗影响。通过考察渔洋佛门交游与禅宗思想，大抵可厘清学界争讼
已久的渔洋是否通禅理、“神韵”说是否与禅宗关联密切一段公案。
李圣华，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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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晚明三教合一流行，士大夫喜参禅礼佛，李
贽还开辟狂禅一派。万历中叶，攻禅渐兴，东林
之学继起，禅悦风气受到很大冲击。明清易代带
来社会思潮巨变，清初佛门大盛，遗民逃禅与佛
门斗诤之炽皆前所罕见，居士禅与之相表里，引
人注目。一代诗盟王士禛，号渔洋山人，标举
“神韵”说，开启神韵诗派。他喜禅悦，与蒋超、
刘体仁、梁熙、高珩、王泽弘等身居庙堂而通达
禅理。清人彭绍升 《居士传》采摭不广，多失录
之。在神韵派研究史上，“神韵”说与禅宗关系
的争讼为学界一大公案，或称渔洋深受禅宗影
响，或称未通禅理，以禅喻诗不过取其机便，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要厘清这桩公案，有必要考
察渔洋与禅宗的关系。本文探讨渔洋佛门交游及
禅宗思想，冀为理清二者关系、深入探讨神韵派
提供一些依据，同时揭示清初佛门斗诤及居士禅
的一些发展情况。

一、习禅经历

新城王氏为山左望族，渔洋诗歌家学渊源有
自，习禅亦然。祖象晋、叔祖象春、兄士禄俱通
佛理①。渔洋早慕禅悦，《居易录》卷３２称冯梦
祯 《快雪堂集》颇得禅悦山水之趣，“予少时极
喜之”②。顺治十五年 （１６５８）成进士，观政兵

部，寓慈仁寺，遇鄢陵梁熙，叩所学，知尤深禅
理，遂定交③。顺治十七年 （１６６０）任扬州推
官，公事之暇寻求吏隐之乐，结交半山、硕揆诸
衲。不 过 他 对 禅 学 尚 理 解 未 深，康 熙 四 年
（１６６５）《游宝华山记》已透露一些消息：

三昧律师绍鹅头宗，继来卓锡。见月大
师亲承付嘱。予比闻其具戒精严，为人天
师，至是始相见山中，一灯夜坐，往复叩
击，乃知浮屠之说，与吾儒道德仁义之旨，
了然不殊。④

所谓与见月往复叩击始知儒释相合之理，当
非自谦。前此数日栖霞山礼洞宗觉浪大师塔，也
深有未能从之问法的遗憾： “药地、啸峰诸老，
一时名德耆宿，皆为座下龙象，如灵山一会，俨
然未散。自恨生晚，不获厕桓因之末，犹幸亲近
和尚，略沾法乳。”⑤渔洋内迁礼部主事入都，偕
梁熙、刘体仁、王泽弘、高珩、蒋超诗歌唱和，
参禅礼佛。 《三月晦日，公勈招同曰缉、玉虬、
苕文、周量、玉随、湘北、子端集河楼，得绝句
五首》其五 “三年禅榻过春风”形容一时景况，
大抵可信。康熙十四年 （１６７５） 《五君咏·梁侍
御曰缉》：“作佛固未能，萧然自禅悦。”亦是自
况。他晚年尤耽禅悦，与拙庵、楚云、灵辔诸僧
叩击禅理，以羁迟仕宦为憾。仿白居易故事以
《渔洋集》刻本置佛寺， “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



因，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⑥。熟
读 《林间录》，征引禅语论学证诗，所作不喜堆
砌典事，却好累用佛典，甚至自称 “老耽禅寂，
遇事短吟，略如竺氏颂偈，不应更作文字观
也”⑦。
关于渔洋参禅动因，除家学承传、个人好

尚、晚年心境变化外，还有特殊的历史原因：
一是士林逃禅风尚。易代后，遗民纷然以佛

门为生命避难所与心灵栖居地。尽管逃禅或不得
已，如归庄所说：“岂真乐从异教哉？不得已
也！”⑧但还是推毂了佛门大盛。渔洋受逃禅风气
影响，对 “有脱而逃”的觉浪、药地、竺庵、石
溪、半山、尺木禅师极其推重。
二是清初帝力沾化。佛门本是帝力外的存

在，顺治帝尊推禅宗，将佛门也阑入政治关照之
内。僧通琇字玉林，嗣法罄山天隐，住吴兴报恩
寺，三次应召说法，赐号大觉禅师。道忞字木
陈，嗣法密云圆悟，与玉林俱临济传人，召入京
师，赐号弘觉禅师。木陈 《越州云门寺兴修疏
引》：“爰自己亥仲冬以来，征车四出，博访禅门
耆宿，而余亦忝辱天书下逮，驰驿上京。蒙上恩
遇，待以不臣，每当叩击玄关，未尝不虚己洁
诚，劳谦选问。”⑨木陈入都，渔洋适在京谒选，
《居易录》卷２４ “顺治末应诏入京，赐号弘觉国
师”，殆亲历见闻。其时受帝王垂青的高僧尚多，
碧禅师等皆是。明末朝廷禁止士大夫参禅礼佛，
清初情势不同，顺治帝的态度决定着士人言论取
向，上行下效，从渔洋饶具兴致的 “盛事”载记
就可觇知其参禅与帝力沾化之关系。当时士大夫
倾向接受禅宗，刘体仁、梁熙、蒋超、高珩等精
通禅理，受到士林誉赏。这也构成渔洋习禅的具
体时代环境。

二、佛门交游

明清之际，沩仰、云门、法眼并微，曹洞、
临济复振。渔洋佛门交游多洞、济宗人。遗民僧
虽众，但仅交往在柯、屈大均等数人，且与大均
定交时，其已弃释归儒。至如所推重觉浪、石
溪、药地、尺木，俱不及从游。以下按时间先
后，分期略述渔洋佛门交游情况。
第一时期：顺治十七年 （１６６０）至康熙三年

（１６６４），即扬州推官五年任上。渔洋此前喜禅
悦，但偶或与僧人过从，如顺治十六年晤灵辔，
未及商讨禅理。初至扬州，与在柯结诗禅之友。
在柯字半山，入清后怀思故国，浪迹山水，工诗

善画。渔洋为作题画诗多首，如 《半山爱予寒江
落潮之句，为作图，愚山题诗其上，和答一首》：
“何当结屋图中居，卧看江天落潮白。”⑩顺治十
八年交游颇值得注意。春日至苏州，寓圣恩寺，
晤汉月高弟子弘璧，赋诗赠之瑏瑡。弘璧字剖石，
与继起、具德等为汉月嫡传，精于佛藏，修行甚
密。著有 《圣恩语录》。访继起未遇，继起未几
惠寄 《虎丘志》，渔洋 《答继起和尚寄虎丘志》：
“方外劳君寄消息，青溪东望旅情深。”瑏瑢七月在
仪征结交具德嗣法大弟子巨渤，谈禅论诗。巨渤
名恒，时主真州天宁寺。渔洋 《天宁寺访巨渤和
尚，示景州、歙州》： “谈禅松子落，留客竹园
开。”瑏瑣这一时期交往的诗僧还有铁帆， 《池北偶
谈》卷１８： “顺治末，予官扬州，铁帆住木兰
寺。刘吏部公勈闻之，寄予书云：是 ‘天寒衣衲
重’铁帆耶？‘天寒衣衲重’，乃粤僧一灵句，公
勈误记耳。”
应该说，渔洋与诸名僧交游的兴趣并不在深

究佛理。与在柯、铁帆唱和即可见一端。吴门访
弘璧，匆匆一晤，访继起又不遇。弘璧、继起为
一时佛门龙象，精通儒释之理，继起还著有 《孝
经笺说》。然渔洋无缘聆其详为说法，否则也不
至于康熙四年晤见月始悟儒释相合之旨了。
第二时期：康熙四年 （１６６５）至十一年

（１６７２）。康熙四年，渔洋将入都，以南京胜迹多
未登览，偕遗民方文登牛首，至献花岩，次祖
堂，后往摄山、宝华山。五月十九日，祖堂访遗
民僧髡残不遇。二十一日摄山礼觉浪和尚塔，晤
其嗣孙楚云。楚云名兴源，曹洞三十一世正传。
二十二日冒雨往宝华山，访见月，夜宿谈禅。见
月名读体，师从三昧，整饬戒律，四方缁素翕然
从风。著有 《大乘玄义》、《三坛正范》、《毗尼止
持》。二十三日返扬州，楚云来送别，渔洋 《龙
潭登舟，栖霞僧相送》：“终卜僧绍邻，长兹味禅
悦。”瑏瑤后与见月未再晤，楚云则两入都过访。
《居易录》卷３３： “康熙癸酉，曾访予于京师。
庚辰，自建昌之寿昌，返栖霞，复来京师过访，
云将归老南岳，且云： ‘居士大名，今日欧、苏
也。’”渔洋曾向楚云索观寿昌、博山、阒然、觉
浪语录文集，《渔洋集》刻成，付一本与楚云藏
南岳。这次南京之行对渔洋习禅有着不同寻常的
意义：一方面，聆听见月说法，悟儒释相合之
理；另一方面，开始关注当时日益激化的僧诤。
渔洋北上前，还曾偕兄士禄与僧愿志唱和。

《居易录》卷２４： “上人及予兄弟赋诗纪事，诸
名士和之，有 《禅智倡和诗》一卷。”愿志字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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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本名孙弘，尝为史可法中军，清兵下扬州，
隐遁灵隐寺，受戒为具德弟子。康熙四年自灵隐
住扬州禅智寺。后往常熟三峰，康熙三十六年
（１６９７）致书征诗，渔洋赋六绝句，诗至而愿志
已示寂。
自康熙四年北上至十一年闻母丧归里七年

间，渔洋偕汪琬、刘体仁、梁熙举诗酒之会，谈
禅礼佛，交往僧人并不多。但既已悟儒释合一之
旨，参禅礼佛又是宦辙余迹，故流连诗禅之间，
怡然自得。
第三时期：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庐居至五十

年 （１７１１）卒世。渔洋丁母忧间，复遭兄士禄之
亡，哀痛中诗亦不多作，诵读经卷，与灵辔往来
密切。灵辔名元中，师事木陈弟子天岸。康熙十
三年 （１６７４）继主法庆寺，不喜佛门斗诤，律守
精严。康熙三十年 （１６９１）示寂，渔洋 《法庆灵
辔禅师塔铭》： “马祖嫡子，厥惟百丈。黄檗宗
旨，滹沲大畅。迄于天童，正令提唱。何以接
人，德山痛棒。诸大弟子，巍巍龙象。三世洎
师，当仁不让。”瑏瑥康熙十五年 （１６７６）补户部郎
中，九月妻张氏卒于家，赋 《悼亡诗》，有 “药
垆经卷送生涯，禅榻春风两鬓华”之句瑏瑦。
其时渔洋诗名盛传海内，衲子来唱和定交者

不绝。康熙十六年，拙庵寄 《电光》、《云鹤》集
乞序。拙庵名智朴，洞宗百愚弟子，住盘山，能
诗，渔洋为删定诗集。《居易录》卷２：“拙庵丁
巳以诗抵予，以所著 《电光》、 《云鹤》诸集属
序。予亦两有诗怀之。庚午二月五日，侍者自山
中来，寄诗云：‘宫詹学士老诗伯，笔扫时风绝
世才。日把盘山怀我句，横肩楖栗几时来？’”拙
庵撰 《盘山志》，渔洋襄助之，并撰 《盘山志
序》：“古称赞宁释氏董狐，觉范僧中迁、固，若
大师者，非其人欤！”瑏瑧 《渔洋集》刻成，以一本
付拙庵藏盘山。康熙十七年 （１６７８），超晓过访。
超晓字尚德，性海四世法嗣，济宗三十三世，住
尧峰露禅庵。明年归吴中，渔洋作 《送吴僧尚德
归尧峰》瑏瑨。同年，普熙过访。普熙字秋皋，本
师苍雪住苏州椤伽中峰寺，有 《南来堂稿》。《渔
洋诗话》卷上：“近日释子诗，以滇南读彻苍雪
为第一。”瑏瑩秋皋亦能诗，《池北偶谈》卷１３：“秋
皋有句云：‘鸟啼残雪树，人语夕阳山。’亦有家
法。”《送吴僧秋皋之津门》：“爱君残雪句，宛似
碧云篇。独向中峰住，深参五味禅。”瑐瑠康熙二十
三年、二十四年，渔洋奉使南海，庐山曾晤宗
雷、杲庵、颙庵，皆有诗赠之。至广州长寿庵，
访觉浪弟子石濂。然 《分甘余话》极诋之，下文

详有辨析。
这一时期，渔洋不仅追求诗禅合一，而且喜

深究禅理，尤好读 《林间录》。他虽不喜僧诤，
但还是一定程度上卷入佛门论争。
总体来说，渔洋佛门交游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交游广泛，既有济宗传人，又有洞宗传人，
弘璧、继起、见月、拙庵、石濂等俱一时佛门龙
象；二是交游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过程，即从诗禅
交游到商讨禅理，再到卷入僧诤。三是诗禅交游
是贯终始一的兴趣点。渔洋结识僧众远不止于以
上谈到的这些，他如木陈高弟子元璟、灵辔门人
荆庵等皆是，此不具论。而且渔洋佛门交游也远
不止于慕禅悦高风，追求名士风流那样简单。佛
门交游对其人生方式、学术思想、诗歌理论及创
作，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禅宗思想

渔洋中岁后萧然禅心，多阅佛典。他不以学
问见长，而喜论学，谈禅文字不无浅薄处，但通
达禅理要不可诬。以下从三方面简析其禅宗思
想。

（一）以禅补儒。渔洋以为禅宗有补儒之功，
故多征引以证儒理。如 《居易录》卷２０：“龙门
世奇首座，洞臻玄奥。佛眼禅师命分座，师辞
曰：‘此非细事，愿生生居学地而自锻炼。’此语
可愧后之上堂领众者多矣，即吾儒佩为箴砭，亦
何虑德不进、业不修乎？”由于反对一味辟佛，
他对明末以来之学自持一见。明末学者排佛，批
评王畿、罗汝芳、李贽以禅诠儒，狂滥虚浮，攻
击矛头乃至直指王阳明。高攀龙 《王仪寰先生格
物说小序》：“儒者之学，每入于禅者，以致知不
在格物也”，“于是从心逾矩，生心害政，去至善
远矣。”瑐瑡清初学者承之，钱谦益、朱彝尊、黄宗
羲、陆陇其辩说尤力。钱谦益 《海幢先生墓志
铭》：“然而姚江已下，理学少而禅学多。理学多
伪，禅学多狂。伪者未必狂，而狂者或终归于
伪，则识微者所深惧者。”瑐瑢朱彝尊 《书先文恪公
覆杨通政劾罗近溪疏后》： “伯安诸弟子渐流于
禅。至万历初，南城罗明德拾禅宗之余唾，惑世
诬民，益无忌惮，狂澜不可遏矣。”瑐瑣渔洋厌弃肤
廓空谈，承认阳明后学有狂禅之弊，但不赞同将
以禅诠儒等同空谈心性。 《古夫于亭杂录》卷１
引高珩 《和寒山子诗》“真空乃妙有，此中生天
地。空有即中和，岂得妄同异。鸱鼠笑鸿鹄，下
士多苛议。学术本上乘，反訾无利济。试看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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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勋业名当世。吹毛诋良知，又谓学乖剌。旨
哉古人言，蚍蜉撼大树”，评云： “破却顽空。”
当然，渔洋论学以儒为本，且不以阳明为宗，对
黄宗羲属意专在阳明不无异议。 《居易录》卷
３０：“至于黄梨洲 《学案》，曾见原稿，属意处专
在文成，亦属偏见。”
渔洋参禅一个重要目的，即澹泊心境，禅悦

性灵。如 《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
道碑铭》评高珩嗜佛：“公非图作佛，正藉此打
破利名圈缋耳。”瑐瑤道超屏绝宾伴，内外典常置膝
前，渔洋 《道超》：“我爱道超师，绝俗耽憩寂。”
《林间录》载地藏琛禅师对禅客说：“诸方说禅浩
浩地，争如我此间栽田博饭吃耶？”渔洋 《地藏
琛禅师》：“一笑视诸方，说禅方浩浩。”瑐瑥由此可
知，渔洋所谓禅可补儒，盖有二义：一是以禅证
儒；二是超世脱俗。

（二）佛门斗诤。佛门宗派林立，顿渐之争
久盛不衰，造成种种分野斗诤。明代济洞并衰，
易代之际复振，聚讼亦炽。黄宗羲 《答汪魏美问
济洞两宗争端书》：“常谓昔之学佛者，自立门户
者也；今之学佛者，倚傍门户者也。自立门户
者，如子孙不藉先人之业，赤手可以起家；倚傍
门户者，如奴仆占风望气，必较量主者之炎
凉。”瑐瑦陈垣先生撰 《清初僧诤记》，考辨济洞之
诤、天童派之诤、新旧势力之诤甚悉。清初居士
亦不能免于争讼。渔洋以为佛门清净地不当斗诤
不已，《居易录》卷２６： “禅宗顿渐二门分途久
矣，而顿门又自为矛盾，互相排诋，于佛祖无诤
之义何居？尝读吴兴皎然禅师 《能、秀二祖赞》
云：‘二祖之心，如月如日。南北分宗，工言之
失。’此语足为今日僧徒好斗诤之良药，特拈出
之。”《法庆灵辔禅师塔铭》又拈出灵辔主法庆十
五年 “非徒以口舌争胜”赞誉之。诸如此论，大
抵欲矫过激言行，平息佛门论争。
费隐与汉月、木陈俱天童门人，撰 《五灯严

统》排斥他宗，遭到洞宗觉浪等反对。渔洋熟悉
这段公案， 《答拙庵禅师》深表不许。康熙间，
济宗超永编 《五灯全书》，进呈御览，激怒洞宗
中人。拙庵有 《存诚录》初刻、二刻与诤，并作
书渔洋，《与王侍郎阮亭书》：“今超永根 《严统》
之伪书，引近日之讹言，种种缪乱，某若隐忍而
不敢言，此诚法门之罪人也”，“先生灵山嘱累，
当代鸿儒，维持世道，不无公论。”瑐瑧渔洋久未回
书，后致书称赞他 “卫道苦心”以示安慰，复举
《严灯》之诤劝说放弃争讼，以免落人口实，《答
拙庵禅师》其一： “大刻 《存诚》二录，具知卫

道苦心。向所以不奉报者，以天界浪杖人与费隐
一段公案流传诸方，至今以为口实，似不必又烦
笔舌。且张无尽行事，污人齿颊，其言何足为有
无哉！冤亲平等，岂况斗诤，唯吾师裁之。”瑐瑨陈
垣评云：“渔洋所养，超于拙庵矣。”瑐瑩笔者认为，
渔洋所养未必超于拙庵，答书甚缓盖因不赞同佛
门斗诤。
木陈应召后炫耀恩遇，渔洋与见月谈及其

事，见月蹙额说：“渠胸中面上，只有 ‘国师大
和尚’五字。”见月持律甚严，故有不满。渔洋
返扬州，楚云送别时对木陈也有讥评：“今高僧
名衲，所至招揺炫鬻，以要观听。有司关防，甚
如巨猾。”楚云乃觉浪再传，批评木陈不无济洞
之诤缘故。渔洋初不以木陈行止为然，后持不必
苛责之论：“佛印为坡公所喜，而行径如是，于
忞公又何责焉。”瑑瑠这一观点转变或受到木陈传人
灵辔、借山影响，不过更主要原因当是不赞同洞
宗援此为斗诤口实。
一代文坛领袖钱谦益也是清初僧诤重要人

物。他晚年逃禅，精研佛典，著 《楞严蒙抄》１０
卷、《金刚心经蒙抄》１０卷。由于遭历世变，受
降清之辱，俯思明亡，遂力掊狂禅伪学。 《武林
重修报国院记》： “今之禅，非禅也，公案而已
矣，棒喝而已矣”，“况乎聋瞽交唱，狂易相
尊。”瑑瑡 《白法长老八十寿序》： “胥天下浸淫风
靡，而吴越间为甚。”瑑瑢为熄灭伪禅，剔除狂易，
攻讦汉月不遗余力。渔洋以为其妄凭臆见，好为
诋斥之非。《居易录》卷２７：

予尝读三峰藏禅师 《语录》及 《五宗
原》，以为末法中龙象。其提 《智证传》，阐
发临济、汾阳三玄、三要之旨，而欲远嗣法
于寂音，亦天童之诤子也。而钱氏 《列朝
诗》谓 “余分闰位，竟陵之诗与西国之教、
三峰之禅，旁午发作，并为孽于斯世”云
云。师与钱氏皆常熟人，而诋諆如此，岂别
有谓耶？不可解也。
钱氏 《列朝诗集小传》斥责竟陵锺、谭为诗

妖。渔洋接受其说：“王、李自是大方家，锺、谭
余分闰位，何足比拟？”瑑瑣但不同意三峰之禅与竟
陵之诗、西国之教 “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陆沉之
祸”一类说法。首先，以为汉月阐发临济之旨，
于乃师天童多所补益。其次，钱氏所论既为洞宗
攻击口实，又于济宗内部引起纷争，使斗诤更趋
复杂繁琐。总之，为还佛门清修地，渔洋主张放
弃纷然之争。陈垣 《清初僧诤记》谓渔洋驳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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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犹门外之言”瑑瑤。从上，渔洋所论尚非 “门
外之言”。

（三）戒律修行。陈垣 《清初僧诤记》以大
汕为例考述济洞之争说：

石濂大汕，住广州长寿寺，自称觉浪盛
嗣，不知其是否也。著书名 《证伪录》、《不
敢不言》、《源流就正》等，攻 《全书》兼攻
《严统》，攻 《丘碑》兼攻叠出五代。潘耒乃
作 《天王碑考》反驳之，见 《遂初堂别集》
四，耒非袒 《全书》，实恶大汕耳。……渔
洋 《南海集》下，有 《咏长寿寺英石赠石
公》诗，而 《分甘余话》四极诋之，殆受潘
之影响。瑑瑥

大汕九江人，确系觉浪法嗣瑑瑦。所谓渔洋极
诋之，指 《分甘余话》卷４一段文字：

广州有妖僧大汕者，字石濂，自言江南
人，或云池州，或云苏州，亦不知其果籍何
郡。其出身甚微贱，或云曾为府县门役。性
狡黠，善丹青，迭山石，构精舍，皆有巧
思。剪发为头陀，自称觉浪大师衣钵弟子，
游方岭南，居城西长寿庵，而日伺候诸当事
贵人之门，尝画素女秘戏图状以媚，诸贵人
益昵近之。于是无所忌惮，官粤东者落其圈
缋，十人而九。余甲子奉使至粤，闻而心恶
之。后闻其私贩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
珍宝之属，直且巨万，连舶以归，地方官亦
无谁何之者。今河南布政使迁福建巡抚许中
丞 （嗣兴）为按察使，独恶之，辄逮治，诘
其前后奸状，押发江南原籍，死于道路，粤
人快之。余不识许中丞，即此一事，真颓波
中砥柱也。
渔洋推重觉浪及其法嗣药地之学、竺庵之

诗、石溪之画，长寿寺访大汕盖出于对觉浪嫡传
之敬。迨闻大汕行止，颇不屑之，讳言晤面，而
代以 “闻而心恶之”。这一态度转变耐人寻味，
仅称其受潘耒影响，或未尽然。
其一，渔洋重戒律，反对僧人纵欲放流，修

行不密。《分甘余话》卷４录大汕事后复有一段
文字，可为批评大汕注脚：国初一僧俗姓金，自
京来诸城，与冠盖交往，有腴田数千亩，徒众数
百人，鲜衣怒马，歌儿舞女，横行闾里几三十
年。有金举人曾父事之，“余为祭酒日，举人方
肄业太学，亦能文之士，而甘为妖髡假子，忘其
本生，大可怪也。因书广州大汕事，而并记
之”瑑瑧。由此可知渔洋厌恶大汕，乃出于对戒律
精严的肯定，并不关涉济洞之诤。

其二，渔洋态度转变受屈大均影响更甚于潘
耒。大均逃禅，师洞宗天然，名今种，字一灵。
后返儒服，以佛老为异教，倡儒言儒行，主张僧
徒言行也不离其教。大汕在岭南与士大夫冠盖相
交，行止怪诞。大均作 《花怪》诋之：“花无象，
以人为象；花无心，以人为心。心之邪正，花不
能隐，故观其花而其人之贤否可识焉。吾闻禅者
工绘事，每为当路士大夫作春图，举闺房秘戏之
曲折，一一得其精微。……紫夺朱，绛叛黄，吾
将欲剪而去之，毋使世人为其所蛊，其亦所以扶
持名教也耶！”瑑瑨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暮春，渔
洋抵广州，四月初与大均登阅江楼言别，十一日
大均复来送行瑑瑩。渔洋游长寿院赠诗大汕当在三
月间，《广州游览小志·长寿庵》：“长寿庵，在
西郭外，创于万历间，禅人大汕重新之。汕能诗
画，营造有巧思。”瑒瑠对大汕巧思不无欣赏。晤大
均在后，所谓 “闻而心恶之”，盖从大均闻大汕
事甚悉。
大汕行止为渔洋及屈大均、潘耒诟病，但曾

灿、方文等遗民对其节行亟为称赏。渔洋厉攻大
汕，却为木陈辩诬，其中是否有木陈得帝王垂青
之故？此可存疑。
渔洋参禅，每求顿悟自性，禅悦性灵。他好

禅理而不喜佞佛，对佛事及佛典多有批评。如指
出佛典妄诞处甚于 《西游记》：“如善慧菩萨自兜
率天宫下作佛，在摩耶夫人母胎中，晨朝为色界
诸天说种种法，日中时为欲界诸天亦说诸法，晡
时又为诸鬼神说法，于夜三时，亦复如是。虽稗
官小说如 《西游记》者，亦不至诞妄如是。”瑒瑡批
评 《法华经》宣扬的布施 “只令俗僧援为口实，
为清净寂灭之累而已”瑒瑢。这类指责时或不免可
笑，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参禅的旨趣。

四、以禅喻诗

综上，渔洋参禅并非装点门庭，其事足增踵
佛门。今人称其止得禅宗皮毛，不免偏颇。渔洋
“神韵”说多借参禅开拓诗境：一是重活句以得
禅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是禅意入诗，澹泊
妙悟；三是禅语为诗，因禅成趣，亦可作文字
观。
渔洋接绪严羽诗说，追求 “妙悟”，认为冯

班等人批评严羽近于酷吏罗织，《分甘余话》卷
２： “严沧浪论诗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
路，不落言诠，又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
角，无迹可寻云云，皆发前人未发之秘。而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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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班诋諆之，不遗余力，如周兴、来俊臣之流文
致士大夫，锻炼周内，无所不至。不谓风雅中，
乃有此罗织经也。”严羽以禅喻诗，渔洋发扬这
一传统，提出诗禅互参。 《居易录》卷２０： “象
耳袁觉禅师尝云：‘东坡云：我持此石归，袖中
有东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洞
庭。欲唤扁舟归去，傍人云是丹青。此禅髓也。’
予谓不惟坡、谷，唐人如王摩诘、孟浩然、刘眘
虚、常建、王昌龄诸人之诗，皆可语禅。”《渔洋
诗话》卷上：“云门禅师曰：‘汝等不记己语，反
记吾语，异日稗贩我耶？’数语皆诗家三昧。”瑒瑣

据刘大勤 《师友诗传续录》，他叹赏洞山所说
“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
引以证诗。编选 《唐贤三昧集》尤重 “活句”，
名曰 “三昧”，即取佛经自在之义。门人或问集
前序传述严羽 “羚羊挂角”云云，是否即 “音流
弦外之旨”，答云：“严仪卿所谓如镜中花，如水
中月，如水中盐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
以禅喻诗。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黏不脱，曹洞
宗所云参活句是也。”瑒瑤

渔洋以禅入诗，别开境界。后世论其取法，
关注宗唐、宗宋诗法转换，自具道理。但还应看
到渔洋视以禅入诗最近风雅，故于唐推尊王维，
于宋推尊苏轼。明人谢肇淛称 “诗境贵虚，故仙
语胜释，释语胜儒”瑒瑥。渔洋斥说： “殊多愦愦，
启发人意处绝少”，“夫仙语如 《步虚辞》等最易
厌，释语入诗最近雅。今乃反之，岂非强作解事
者？”瑒瑦由于倡 “释语入诗”，他喜好僧诗以至有
嗜痂之嫌，如读宋人王铚 《雪溪集》５卷，谓诗
不能工，而独赏集中附载庐山僧可和诗一篇瑒瑧。
如果从以禅入诗角度来看，渔洋诗歌取法上的宗
唐或宗宋，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

（责任编辑：又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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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３３、２３４页。王士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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禛全 集》，第 ４３４４、１５８４、１８９９、１７９４、２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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